
作死成功是种怎样的体验？

我亲妈，25 年未⻅，此时此刻正横躺在我家⻔⼝，逼着我把房

⼦⻋⼦让给她⼉⼦。

我将计就计，让这些吸⾎⾍⾃⻝恶果。

周⼀上班时，主任告诉我有个中年⼥⼈找我，现在正坐在接待

室⾥。

我⼀头雾⽔地推开⻔，⼀个陌⽣⼥⼈出现在了眼前，起了⽑球

的⿊⽑⾐、有些宽松的假透⾁打底裤、玫红⾊亮⾯假⽪⾐、胸

前还有⼀朵同样假⽪的花朵。

这种⻛格穿着的⼈⼀般不在我的社交圈，我皱了皱眉头，茫然

地将眼神投向主任。

「什么情况？」

主任⽆奈地看着我，⽐我更茫然。

⼀秒不到，⼀只布满皱纹的⼿就突然向我伸来，吓得我后腿了

⼀步，因为我实在不习惯这种不懂保持社交距离的亲近。

她叫张彩环，据她说，她是我的「⽣⾝⺟亲」。

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49994063/answer/1677784772


这个词⽤的，真的是很有年代感，也很有付出感了。

「巧⼉啊，当初爸妈不⼩⼼把你弄丢了，那时候你才这么

⼤。」

张彩环⼜开始哽咽，主任也不常⻅这样的阵仗，赶紧纸⼱奉

上。

「没想到现在都这么⼤了，也出息了。」

我没吭⽓，就只是静静地看着对⾯痛哭流涕的⼥⼈。

我⾃⼩便知道⾃⼰是领养的，是个被亲⽣⽗⺟抛弃的孩⼦。

在很⻓⼀段时间⾥，我都很⾃卑，怀疑是我哪⾥不好才会被抛

弃。

是我的养⽗⺟⼀遍⼀遍告诉我，能遇到我是他们的福⽓，所以

把之前「巧⼉」的名字改成了「巧遇」，养⺟还常常说巧遇跟

我们多像，貌美如花的，才让我的⾃卑慢慢消退。

这时，先前不吭⽓的主任把我拉到了⼀边，悄声说道：

「巧遇，是不是骗⼦啊？」

看着对⾯⼥⼈的⻓相，我⼤概知道，应该不是骗⼦，张彩环⼋

成就是我那亲妈。

但我并不想跟这个突然找上⻔的⼥⼈有任何牵扯，就顺着主任

的话下坡，转头对张彩环说：



「我不认识您，您可以离开了。」

「别呀，巧⼉，我是你的妈妈，你的亲妈，你要不信，我们，

我们去验⾎。」

说罢，张彩环就扯着我的⼿准备往外⾛。

「不需要，您可以离开了。」

我⽴刻挣脱开她的拉扯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回了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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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以为在接待室⾥所表现的抗拒已经⾜够明显了，张彩环也会

识时务地不再打扰我。

但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对我这个「遗失」多年的⼥⼉如此不放

弃。

第⼆天⼀早，当我拿着办公⽂件准备往公司跑时，刚打开⻔没

两步，就被脚下的庞然⼤物绊了个结结实实。

我刚想开骂是谁把东西堆放在了我家⻔⼝，结果就听到⽿边传

来了⽿熟的呻吟声。

「哎呦，我这胳膊啊。」

我僵硬地循声回过头，「⽣⾝⺟亲」竟然找上⻔了！



张彩环不知从哪⼉淘来了⼀个破旧的被⼦，将⾃⼰裹得严严实

实的，就躺在我的家⻔⼝。

「你怎么在这⾥？」

我特意退了⼀步，站得远远的，⼼⾥有⼀种说不出来被侵犯

感。

张彩环⼀层⼀层的揭开⾝上的被⼦，扶着⾃⼰的⽼腰，委屈巴

巴的说道：

「妈就是想来看看你。」

同层的邻居⼤早上都在进进出出，看着我家⻔⼝的情景，眼⾥

露出了异样的⽬光。

「您也看了，现在可以回去了吗？」我有些烦躁，只想尽快将

这尊⼤佛送⾛。

「我这不是没地⽅住吗，巧⼉啊，妈只能来找你了。」

「我这也没地⽅住，您最好回到⾃⼰家去。」

张彩环⼀听我想要赶她离开，⼜开始哭哭啼啼。

「妈就想弥补⼀下这些年对你的亏⽋，想照顾你。」

我看了⼀眼⼿表，⻢上就要迟到了，「我过得挺好，不需要弥

补，我要去上班了。」



⻅我准备离开，张彩环有些着急，但还是低着脑袋，喏喏的

说：「⾏，那你先去上班，我在这等你下班。」

这是铁了⼼不打算⾛了吗？

我不再说话，头也不回就⾛了，只要我不接招，她就会知难⽽

退了。

可结果就是我天真了，啪啪打脸，我⼩看张彩环了。

我正上着班，物业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说「我妈」骚扰别⼈家，

敲⻔求着要吃要喝，邻居报到了物业说⼩区有可疑陌⽣⼈徘

徊，物业让我回来处理⼀下。

接着物业的电话，我⼀直想脱⼝⽽出「你报警处理吧」，可就

是张不开嘴，我确实冷淡，但不⾄于冷⾎。

总是觉得毕竟有⾎缘关系，不能这么冷漠，所以对着电话，我

还是说出了⼀句——好的。

开⻋回家后，就看到三个保安围着张彩环，她双⼿合⼗卑微地

求着保安，看到我来后，就像看到救星⼀样冲到我⾯前，⻢上

变脸对着保安⼤喊起来。

「你们看，我说了我⼥⼉住这⾥嘛。」

我看着她发⾃内⼼的得意，有⼀种被算计的错觉。

张彩环还是进了家⻔。



后来我为⾃⼰的⼼软付出了巨⼤的代价。

我拿起她那个外放震天响的⼿机，让她打给他的家⼈接她回

去。

可张彩环⼀把抢过⼿机死活说⾃⼰没有家⼈了，就是要看看⾃

⼰失散多年的⼥⼉。

⼤概是我社会经验太浅，根本不习惯应付这种泼辣的⼈，竟然

就让张彩环在我这耗了好多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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⼿上的案⼦⻢上就要接近尾声了，根本没时间应付张彩环，就

打算案⼦结束后好好处理下这个事情。

这么⼀个⼈，打不得骂不得，就是粘着你，你骂她她就哭，你

让她⾛她就说没地⽅去。

尽管张彩环虽然⼝⼝声声说是我的「⽣⾝⺟亲」，但对于我来

说，她依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陌⽣⼈，让⼀个陌⽣⼈住在⾃⼰家

⾥，多少还是有些担⼼的。

好在家⾥有摄像头，这是养⽗⺟过世后我安装的，我担⼼⼀个

⼥孩⽣活有危险，所以 24 ⼩时不断电监控。

这⼏天晚上回家我调出监控视频看了⼏次，⽩天张彩环不是收

拾房间就是做饭，我也就渐渐放⼼了。



每⼀天，⽆论我加班到多晚，回到家后，屋⾥⼀⽚明亮，永远

有⼀桌⼦菜等着我。

我拿起筷⼦的时候就在想，她早⼲什么去了，如今来挽回，早

就没有任何⽤了。

「我后天要出差，你明天收拾收拾离开吧。」

张彩环⼀听这话，⽴⻢变得惶恐：「你……你这是要赶我⾛

吗？」

张彩环动不动就⼀副受了天⼤委屈的样⼦。

「是的，我要出差，你留在我家不合适。」

「没事⼉，你忙，我就在这⼉帮你收拾房⼦，收拾完我就⾃⼰

⾛。」

张彩环满眼深情，恨不得将⾃⼰对⼥⼉的感情从眼神⾥溢出

来。

说完，⼿⾥⼜开始忙活，不是擦桌⼦，就是拖地扫地。

直到我出差前，竟然都没抓到机会把张彩环送⾛。

出差后我的⽣活更是颠倒，连吃饭都是五分钟解决，根本没有

问过张彩环⾛没⾛。

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次案⼦终于回到家，才发现闹剧刚刚开始。



后来发⽣的种种犹如脱缰野⻢，让我⾄今回想起来都觉得阵阵

恶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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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要从我出差回来的那天说起。

下午六点，我⼿⾥拎着⼤⾏李箱站在了家⻔⼝，拿着钥匙准备

开⻔，然⽽就在打开房⻔的⼀瞬间，我惊呆了。

屋⾥站着⼀个年轻⼥⼈，穿着我的睡⾐和我的拖鞋，与我⼤眼

瞪⼩眼，⾯⾯相觑。

我掏出⼿机，⼿指已经放在了⼿机 1 键上，准备随时报警。

「你是谁？」

对⾯的姑娘听完这句话，愣了⼀下，随后也问道：「您找哪

位？」

我后退⼀步，看了⼀眼⻔牌号，没错，是⾃⼰家啊。

我拿起⼿机拨打了 110，「喂，你好，警察吗？有⼈⾮法闯进

我家……」

不等我说完，那姑娘⼀把拽住我的胳膊：「姐姐，误会，别报

警，我是李海的⼥朋友。」

姐姐？李海？



这都是谁？

我皱了皱眉，把胳膊从姑娘的怀⾥利落地抽出来。

⼏分钟后，警察来了。

「警察同志，她进了我的家⾥，还穿着我的睡⾐拿着我的平

板，我怀疑她⼊室盗窃！」

我不顾及那⼥⼈⼀个劲⼉的摇头，将⾃⼰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

警察。

不⼀会⼉，我就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⻰去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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⼥⼈叫乔娜，坚持声称⾃⼰不是⼊室盗窃，还⼀个劲⼉的强调

这是⾃⼰男朋友的家。

「你认识李海吗？」警察转头问向我。

「不认识。」我很诚实的回答道，完全⽆视乔娜诧异的⽬光。

没⼀会⼉，⼀个⽅脸警察⾛进来，估计是调取了房屋信息，对

着乔娜说道：「⼥⼠，这个房⼦是张巧遇的，跟李海完全没有

关系，⽽且⼈家张巧遇和李海没有任何关系。」

乔娜有些不可思议，看看警察，⼜看看我，「不可能啊，我来

的时候是李海的妈妈给我们开的⻔，我是堂堂正正从正⻔⾛进

了的。」



「李海的妈妈？」我这才想到，从进⻔以后，⼀直都没有⻅到

张彩环。

「张彩环？」我试探着问出⼝。

乔娜⼀看我认得李海的妈妈，⽴⻢像捣蒜⼀样的点头：「对啊

对啊，警察同志，你看她知道李海的妈妈，这⾥就是李海的

家。」

这逻辑都上天了。

碰巧这个时候，张彩环和众⼈⼝中的李海买菜回来。

他们⻅到警察，⽴⻢慌乱了起来，忙问怎么了。

得知事情的始末以后，张彩环⻓叹⼀⼝⽓，拉着警察的⼿说

道：「警察同志您误会了，这是我⼥⼉的家，她最近忙，没空

管我，我就把⾃⼰的⼉⼦和⼉媳喊过来，让他们陪陪我，年纪

⼤了，就是想找⼈说说话。」

⽅脸警察⼀脸的疑惑：「可是张巧遇的个⼈资料写着，她的⽗

⺟已经去世了啊。」

「没没没，那是她的养⽗⺟，」

说完，张彩环从包⾥拿出⼀张鉴定报告，「你看，这是亲⼦鉴

定，我才是她的⽣⾝⺟亲。」

「亲⼦鉴定？」我疑惑的看向张彩环。



原来，张彩环竟然在我出差期间，⽤我的头发和⽛刷上的唾液

去做了亲⼦鉴定，结果⾃然是确定我和她有⾎缘关系。

我⽴刻感觉到被算计。

在警察的询问中，我了解了⼤概，张彩环的⼉⼦李海，也就是

我的「弟弟」，新交了⼀个⼥朋友，担⼼⼥朋友嫌弃他们家在

乡下，于是张彩环就趁我不在的时候，把他俩请到家⾥来，谎

称是城⾥有房。

但她没想到，我居然不声不响的回来了，⼀回来还叫了警察。

警察⼀看，这明显是闯了⼀个乌⻰，家庭⽭盾不好插⼿，就准

备收队。

顺便教育⼀下我，要多陪伴⽗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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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还没出⻔，我站在原地总觉得哪⾥怪怪的。

⼏秒后，我冲向了客厅⻆落的柜⼦前，上⾯空空如也。

「我爸妈的照⽚呢？」我指着说道。

「养⽗⺟⽽已，遗照摆在家⾥多吓⼈。」李海五⼤三粗的，说

起话来更不着调。

我真是服了，这房⼦是养⽗⺟买的，继承给了我，跟⾯前这位

李海毫⽆关系，这⼤哥在舔着脸在说什么⻤话？



「收拾你们的东西，出去。」我咬⽛切⻮的说道。

「你怎么说话呢？不孝顺的东西！」李海是个暴躁脾⽓，⼀听

这话也不⽰弱。

我听了顿时⽕冒三丈，盯着⾯前的三个⼈好久，这些天在张彩

环这受得那些软⽓⼀下⼦找到了出⼝，我⼀脚踹开了卧室的房

⻔。

张彩环以为我是⽓不过，回屋耍脾⽓了，便想在⼉媳⾯前⽴⽴

威：「这性⼦，都让她养⽗⺟惯坏了。」

乔娜尴尬的站在原地，不停的称是。

我在屋⼦⾥收拾着东西，将不属于房间内的物品全部包了起

来，管他易碎不易碎，然后⾛到客厅打开房⻔，⼀下⼦都扔了

出去。

三⼈终于意识到不对，⼀股脑⼉的冲了过来。

乔娜⻅⾃⼰的⾐服全被丢到外⾯，⾝上只穿着⼀件睡⾐，尖叫

了⼀声，求助似的看向李海。

「你这个疯娘们⼉！」李海抡起拳头就向我⾛去，却被已经⾛

到⻔⼝的警察给拦了下来。

「你们仨，拿着东西，离开！」我根本懒得和这些⽆赖争论，

绕过警察⽓势汹汹的说道。



李海本就对我这个姐姐没有什么感情，看我⼀副盛⽓凌⼈的样

⼦，⽓不打⼀处来。

推开警察就冲着我踹了过来，这⼀脚，没碰到我，却结结实实

的踹在了张彩环的肚⼦上。

瞬间 110，120 在楼下乱做⼀团，张彩环被送进了医院，李海和

我被带去了警局，乔娜作为唯⼀的旁观者，穿着睡⾐到楼下拾

了⼀件外套，收拾了东西灰溜溜的⾛了。

做完笔录后，我回家看着⼀⽚狼籍，什么都不想收拾，只想打

开监控，看看这⼀家⼈到底如何在我家登堂⼊室的。

但视频⾥内容却让我久久缓不过来。

视频⾥的张彩环依旧忙着做饭刷碗，⽽李海像个少爷⼀样拿着

遥控看着电视，然后只听⻅张彩环对李海说：

「她嫁⼈了，这房⼦不就是你的了吗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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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上监控视频后，我在房间⾥徘徊。

果然反常必有妖，殷勤有所图。

我要拿着这段视频去报警吗？警察不会受理的，毕竟没有任何

犯罪事实，⽽且还是家⾥鸡⽑蒜⽪的事⼉。



拿这段视频去质问那对⺟⼦？估计也不好使，以张彩环那样的

撒泼打滚的性⼦，估计还没等我问出⼝，就把我撅回来了。

所以，我要怎么做？

在我还在思考，张彩环给我打了⼀通电话，说是在医院想⻅⻅

我，跟我道歉。

我挂了电话后，虽然理性告诉我不要再理这⼀家⼈，但我却如

何都按耐不住⼼⾥的好奇，特别想过去，我想知道他们到底要

做什么，要怎么算计我，想看看这些⼈到底能有多⽆底线。

当然更重要的是，我要把这算计从暗⾥改到明⾯上来，让我能

⼀举断了他们的念想。

到了医院后，乔娜正在照顾张彩环，张彩环躺在病床上，半天

起不来⾝。

「巧⼉啊，这事⼉是妈考虑不周，没想到你这么⼤反应，妈这

就回乡下去，不打扰你了。」

我已经习惯了张彩环哭哭啼啼的样⼦，看着她哭的样⼦，我像

往常⼀样冷淡对待。

「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」说完，我便转⾝准备离开。

可我连⼀步还没迈出去，就被拉住了。

「姐！」这次拉住我的不是别⼈，⽽是乔娜，「你看，阿姨都

这样了，我们回去不太⽅便……」



「那你们想怎么回去？」我确实不理解，病得再重，不都是坐

⻋回去吗？

「姐姐要不送我们回去吧，我们确实没钱了，⾏李也有不

少。」

「送你们回去？我叫个⻋，你们⾃⼰回去就可以了。」

「姐姐，阿姨也是为你……你就亲⾃送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哪懂的

怎么坐⻋。」

我看着满脸诚恳的乔娜，我答应了。

我太想知道，这个「⽣⾝⺟亲」还能做出什么事⼉。

得到我的承诺以后，乔娜回头与张彩环相视⼀笑，彼此的眼眸

⾥透露着复杂的深意。

�

第⼆天⼀早，我给⼀个名叫王笑的男同事打了个电话，然后准

备开⻋送张彩环回去，李海和乔娜以⼯作为由，没有同去。

刚⼀上⻋，张彩环就问我：「怎么带了这么⼤⼀个包包？」

我直视着前⽅没看她，笑着声道：「送完你我要跟朋友去登

⼭。」

⻋⼦在乡间⼩道七拐⼋拐的到了⼀个⼭村，村头坐着⼏个⽼

汉。



看到这崭新的⻋辆不由得眼睛⼀亮，原本腰疼的直不起⾝的张

彩环，此时也得意洋洋地挺直了⾝板。

「哟，李家⼤嫂，这是你⼉媳吗？」

刚下⻋，就碰到⼀个肥头⼤⽿、满脸流油的男⼈，⾊眯眯的盯

着我。

「这是我家的⼆闺⼥，前些年⾛丢了，如今找回来了。」

「好福⽓，好福⽓！」男⼈的眼睛⼀直在我的⾝上来回打转，

这是在城市⾥同事之间根本⻅不到的⾚裸裸的眼神。

「⾏了，既然你到家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」

⻅我要⾛，张彩环⼀把拽住，说道：「巧遇啊，这⾥的路不好

⾛，天也⿊了，你明天⼀早再⾛吧。」

还没等我开⼝，就听屋⾥传来⼀阵怒吼：「臭婆娘，你还知道

回来？怎么不死在外头！」

张彩环⼀听那男⼈的声⾳，条件反射的打了⼀个寒颤，看来张

彩环在这李家过得并不好。

我在外⾯停⻋，张彩环在屋⾥不知道絮叨了些什么，好⼀会⼉

才带了⼀个男⼈⾛了出来。

这男⼈⽪肤黝⿊很是健壮，五官与李海极其相像，不消说，这

便是李海的⽗亲李柱了。



准确来说，他是我的「⽣⾝⽗亲」。

「你就是⼆丫头？」李柱上下打量着我。

来的路上，张彩环已经说过了，我上⾯有⼀个姐姐，下⾯有⼀

个弟弟，所以这⼆丫头应该就是说的我。

「这⻋是你的？」就算再穷⼭僻壤，也能看出这是辆好⻋。

我有些不明所以，就听李柱继续说道，「⼥孩⼦家家开这么好

的⻋⼲嘛？早晚得嫁⼈，浪费！」

「呵呵。」我真是第⼀次听到如此清新脱俗的理论了。

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那养⽗⺟就是这么教育你的？」李柱⼀

看就是嚣张跋扈惯了，别⼈绝对不能忤逆的。

「你操⼼的还挺多的。」

李⽗听闻这话，抡起胳膊就准备开打，不愧是⽗⼦，打架的预

备动作都⼀模⼀样，我现在有点庆幸⾃⼰当初被他们丢掉了。

张彩环⻅李⽗⼀⾔不合就要动⼿，⽴⻢拦住了，眨了眨眼，充

作和事佬：「孩⼦好不容易回来⼀趟，累了，咱们叫上张强，

⼀起吃顿饭。」

说完，李⽗瞅了⼀眼张彩环，怒⽓冲冲就进⻔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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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饭吃的很不顺利，我就扒拉了两⼝，便找了个屋⼦住了进

去。

将⻔反锁后，还将⼀个椅⼦顶在⻔⼝。

李家⼈⾏动了。

临睡前，我怕⼿机没电，特地寻了⼀个带插座的地⽅，然后把

⼿机调到了最低亮度，然后发了个视频通话给王笑。

「有情况了？」随后王笑便做了⼀个⾊⾊的表情。

「对！」⻅我表情严肃，王笑也不禁恢复了正形，「我怕今晚

出什么事，视频会⼀直开着，如果出现什么异常，你⽴⻢录

屏、报警。」

说完我将定位发给了王笑。

王笑与我同事多年，平时嬉笑打骂的时候多，但真的有事，他

也是第⼀个冲在我⾯前的。

⻅到这个阵仗，王笑也严肃得不⾏。

「但愿是我想多了，回头再跟你解释。」

我⼀边充电，⼀边将摄像头对准屋⼦，⾃⼰则拿着随⾝携带的

防狼棒，蜷缩在⼀个⻆落⾥。

临近凌晨，我眼⽪在打架，反观视频⾥的王笑，倒是⼀副精神

抖擞的样⼦，⽣怕落过每⼀帧镜头。



这王笑是不是把这当成⼩⻩⽚了？

就在我昏昏欲睡之际，外⾯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⾳。

吱呀……

窗⼾突然开了！

我⽴⻢找了块布将⼿机的亮度遮住，然后打起精神来。

紧接着，⼀个脑袋从窗⼾的位置钻了进来，之后蹑⼿蹑脚的⾛

到了我的床边。

他的嘴⾥念叨着得罪了得罪了，就在他掀开被⼦准备扑上去的

瞬间，我⽴⻢掏出防狼棒，将他击晕，想着⼀次不太够，⼜多

电了⼏次，随后在登⼭包⾥掏出了⼿电筒。

等适应了光亮，我睁开眼睛终于看清楚了眼前的场景——⼀个⾚

⾝裸体、只穿个三⻆裤衩的男⼈像死⼫⼀般，趴在床上⼀动不

动，⼿⾥还握着⼀条⽑⼱！

⾛近了看，那裤衩还有破洞的地⽅。

这画⾯，简直让⼈恶⼼，我感觉前天吃的饭菜都要吐出来了。

是张强，那个晚上被李⽒夫妇请来吃饭的男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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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张强是村⾥的会计，三⼗多岁，带着眼镜，乍⼀看还⽐较

斯⽂。

但⼿脚极其不⽼实，昨晚吃饭的时候总是偷偷摸摸的占我的便

宜。

我也不是吃素的主⼉，怼了这男⼈⼏句，但是这男⼈没脸没⽪

起来太恐怖，不知好⽍还得⼨进尺，⼀双油腻的⼤⼿直接摸到

了我的⼤腿上。

我也没给⾯⼦，直接将碗⾥的冰⽔从张强的脑袋⼀直浇到地

上，提醒他⾃重。

张彩环赶紧拿了⽑⼱给张强，还不忘训斥⼀下我这个没规矩

的。

「巧⼉你⼲嘛？」

「我看他头脑不太清醒。」

说完，放下⼿中的杯⼦，就准备回屋，却被张彩环拦住了。

「张会计那是喜欢你，你看张会计年轻有为，你也⽼⼤不⼩

了，该找个婆家了。」

合计着你们的计谋就是让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恶⼼的男⼈

相亲？我腹诽。

张彩环在⼀旁附和，说男⼈前⼏年死了⽼婆，没有孩⼦，家⾥

条件还不错，我如果跟了他，离娘家近还不容易被欺负。



⾔下之意就是想要撮合我们两⼈。

「⻓成这样，你介绍来跟我相亲？」我毫不客⽓的说道，完全

不顾及脸⾊早已发绿的张强。

「男⼤当婚⼥⼤当嫁，没听说过⽗⺟之命，媒妁之⾔吗？我看

你这些年的学都⽩上了。」

李柱⼀副⼤义凌然的样⼦，倒是让我有些哭笑不得。

⼆⼗多年不管不顾，⼀上来就安排亲事，我⼤概知道了他们的

计谋，让我嫁给这个张强，到时候那个房⼦他们想住进去就容

易多了，⽆论以后我是不是卖房，都有张强⼀份。

张彩环在旁边打呵呵，直⾔张强这⼉好那⼉好，以后跟了他绝

对不会吃亏的。

我也没胃⼝吃饭，扔下⼀句「既然这么好，不然你改嫁吧」，

就回屋了。

后来，就有了钻窗⼾被电击的那⼀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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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屋⼦⾥的灯都打开，四下⼀⽚敞亮。

眼前的男⼈光着⾝⼦，⼿上拿着⼀块布，我怀疑那是迷药，于

是拿着⼿机专⻔拍了⼏下，放在了塑料袋⾥密封好。

然后⽤绳⼦把张强绑在椅⼦上，绑了个结结实实。



我回顾这半个⽉的经历，真的是多姿⼜多彩，先是来了个亲妈

睡⾛廊，⼜来⼀个弟妹穿⾃⼰的睡⾐，再来个合谋惦记我的房

⼦，今天⼜差点清⽩不保。

等我收集完证据，天也亮了，房⻔外已经有⼈⾛动了，在我开

⻔前，王笑先帮我报了警。

此时，⻔外传来⼀阵急促的敲⻔声，那哐哐的声⾳似乎饱含着

怒⽓，我从窗⼾缝看去，⻔外站着⼀个⼥⼈，模样和我⼉有七

⼋分相像。

算着警察快来了，我拿着防狼棒索性把⻔打开了。

谁知，⻔⼀开，这⼥⼈就伸⼿给了我⼀巴掌！

瞬间，我的脸变得⽕辣辣，怒⽓也从脚底直冲眉⼼。

这⻅⾯礼，还真独特。

我⼆话不说，反⼿将这⼀巴掌还给了这个⼥⼈，顺带着还附送

了⼀脚！

然后将⻔狠狠⼀关，任凭那⼥⼈再怎么敲⻔，也不准备开了。

在⻔⼝⼥⼈骂骂咧咧的声⾳中，我才得知这个⼥⼈可能是我的

姐姐，李招娣。

「听说就是你这个讨债⻤害得妈进了医院？」她猛⼒拍着⻔，

叫骂道，接下来的那些话，不堪⼊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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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招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张彩环与李柱在外⾯住了⼀宿，刚

进家⻔，就看⻅⼤闺⼥，脸上隐隐有⼏道红痕。

「妈，你怎么从外⾯回来了？李海说你受伤了，哪⾥不舒服快

让我看看。」

撇开李招娣的泼妇形象不说，其实她还算是个有孝⼼的孩⼦，

对张彩环很是关⼼。

「我没事我没事，这……」张彩环指了指我的房间。

「哼！这个讨债⻤，做了亏⼼事，不敢开⻔了。」

李招娣指的⾃然是我冲撞张彩环的事情，但进了张彩环⽿朵

⾥，却是别有⼀番意思。

「巧⼉啊，起床了没？来把⻔打开。」

我在⾥屋不声不响，张彩环就以为我⼼虚，不敢开⻔，装作担

⼼的样⼦，着急说道：

「这巧⼉在⾥⾯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当家的，你快把⻔撞

开！」

李⽗⼀听这话，拿了⼀把板斧，就把⻔把⼿砸开，然后⼀脚将

⻔踢开。



⻔打开那⼀刻，⻔⼝站着三个⼈⽬瞪⼝呆地看着⾯前被绑在椅

⼦上的裸男。

李招娣先反应过来，尖叫了⼀声，然后背过⾝⼦去，她没想到

我居然在屋⾥绑了个男⼈。

⽽张强看到张彩环和李⽗，好像看到救世主，挣扎着想要求

救，奈何嘴⾥塞着袜⼦，发不出声⾳，只从鼻孔⾥呜呜了两

句。

此时，王笑跟警察⼀起来了，他昨天怕我出事，所以随后也来

了，住在附近的⼩旅馆⾥。

王笑把我护在⾝后，紧紧皱着眉头，我却挑起了嘴⻆，准备欣

赏即将上演的⼤戏。

「张会计！」还是张彩环第⼀个反应过来，慌慌忙忙的跑来准

备解绑，却被我从中阻拦。

「哎，你可别乱动，这是强奸犯，你要敢给他解绑，你就是共

犯！」我⽴⻢朝张彩环⼤喊。

张彩环⼀听强奸犯这个词，⽴⻢就慌了：「不是，不是，这，

这肯定是误会，张会计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！是吧张会计？」

张强在那头⼀个劲⼉的点头，以⽰清⽩，但是清⽩这个词和他

裸体的形象⼀点也不搭。

「这不是胡闹嘛！」李柱可不管什么帮凶不帮凶的，⼀把拨开

我，就上前给张强解绑。



「你等等。」警察出⼿阻拦。

「这个⼈半夜爬进我的房间！」我⼿指着张强，⼤声对警察说

道。

「误会！误会！这是我们村的张会计，他俩本来是相亲的……」

张彩环欲⾔⼜⽌，话⾥有话让⼈忍不住遐想⼀番。

「有⼈穿成这样相亲的吗？」我毫不客⽓说道。

此时张强嘴⾥的袜⼦已经被取了下来，他看了看李家夫妇，⼜

看了看警察，半晌才说道：「我跟巧遇⼀⻅钟情，她约我晚上

到她房间⾥来，谁想我刚进来就被电晕了，⾝上的⾐服也没

了，我怀疑他们偷了我的钱财，现在反栽赃陷害。」

我看他说的头头是道，⼀副正⽓凌然的样⼦，都不禁要为他拍

⼿⿎掌了！

⾼个⼉警察倒是有些好奇的看着李⽒夫妇，夫妇⼆⼈对着张强

好⾔相劝，说⾃家闺⼥不懂事，让他别放在⼼上。

⾃⼰姑娘房间⾥莫名出现⼀个裸男，不为⾃⼰的闺⼥讨说法，

反⽽向⼀个男⼈道歉，任谁看了都会察觉不对劲。

「我的⼈品村⾥是有保证的，李家妹⼦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你⽗

⺟还在村⼦⾥住呢。」

张强⾚裸裸的威胁我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对这⽣⾝⽗⺟毫⽆

好感，也并不想关⼼他们接下来的⽇⼦。



我轻蔑地看了⼀眼张强，把那条放在塑料袋⾥的⽑⼱拿了出

来，递给了警察。

「我怀疑这⾥⾯有迷药，⽑⼱是他带进来的。」

「你诬陷我！」张强看到那根⽑⼱，就惊觉事情要坏，赶紧咬

紧诬陷这个⼝⼦。

我倒也没恼，只是地对张强说：「你偷偷从窗⼾爬进来，我已

经录下来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张强瞬间觉得五雷轰顶。

他千算万算，也没想到我留着这⼀⼿，原本想着他们没有证

据，⾃⼰只要咬死了是被算计的，就会安然⽆事，原来之前⾃

⼰说的那些话，都是⼩丑跳梁。

张强的⽼脸⼀红，豁出去了说道：「是⽼李，他们让我这么⼲

的，他们想把⼥⼉许配给我，以后村⾥⾏事还⽅便，彩礼什么

的都可以免了，只是他家姑娘城⾥有套房，到时候嫁过来也⽤

不到了，就准备给他们⼉⼦当婚房。」

果然。

「呵，⾏，那就⼀起局⼦⾥聊聊吧。」⾼个⼉警察说完，就准

备把张强带⾛。

张强⼀听要进局⼦，⽴⻢不⼲了：「警察同志，我进房间是经

过⽼李他们同意的，他们⻅张巧遇不同意，就准备让我⽣⽶煮

成熟饭，反正是⾃家的闺⼥。」



说完，求助似的看着李⽒夫妇，显然是个不懂法的。

「不不不，这事⼉我们不清楚。」李柱和张彩环难得的异⼝同

声的说道。

「张会计你怎么能冤枉我们呢？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丧⼼病狂

的事情！」张彩环⼜开始了⾃⼰的表演，「警察同志啊，我跟

⽼李两个⼈昨晚去亲戚家打牌，打完牌太晚了就在那⾥睡着

了，回来就看到张会计被绑在这⾥，我们也是⼀头雾⽔啊。」

张强瞪⼤了双眼，不可置信的看着两⼈：「明明是你们昨晚说

的，晚上没⼈在，让我赶紧把事情办了！」

「什么办了不办了的！你有证据吗？」李柱吼了⼀嗓⼦，把张

强吼懵了，他⼝说⽆凭，⼜没有留下证据，只能是哑巴吃⻩连

了。

但张强在村⾥霸⾏惯了，受不了这委屈，扑上去就和李⽗扭打

了起来，⾼个⼉警察在拉架。

现场⼀⽚混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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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畜⽣！畜⽣！畜⽣！」

⼀声尖细的⼥声响起，是李招娣。

她突然发了疯似的，嚎啕⼤哭，将院⼦⾥所有的东西都砸碎

了，⼀边哭⼀边叫喊着「畜⽣」。



最后也不知是因为体⼒不⽀还是过于激动，竟然晕了过去。

李招娣进了医院，张强进了警察局。

我做完笔录就和王笑开⻋回去了，李⽒夫妇第⼀时间不是去看

望李招娣，⽽是跑去我家，让我撤回诉讼，说什么张强不能

惹。

「为什么不能惹？」我有些好笑的看着这对夫妇，明知故问，

把着⻔⼝不让他俩进来。

「这……这……」张彩环和李⽗两⼈⾯⾯相觑，他们是怕张强将他

们供出来，虽然⼝说⽆凭，但以后在村⾥的⽇⼦铁定了不好

过，⽀⽀吾吾了半天，「乡⾥乡亲的，搞那么难看做什么？」

我微微笑了⼀下，「⼥⼉都住院了，你们还这么关⼼⾃⼰的⾯

⼦？」

「嫁出去的⼥⼉泼出去的⽔，她⾃有她婆家管！」李柱⼀副⼀

家之主的霸⽓，彷佛在跟我⽴规矩。

「你要是不回去搞定，我跟你妈有点什么事，就让你给我们养

⽼！」

李柱决定破罐⼦破摔，跟我死死耗上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他们有

⼥⼉有⼉⼦的，⼲嘛整⽇的攀着⾃⼰？

「你们有跟我在这掰扯的功夫，还不如回家想想怎么应付张强

的⼈吧。」



他俩回到村⼦⾥，张强的那群狐朋狗友肯定会找他们⿇烦，当

时准备将我嫁过去，也是看准了张强在村⼦⾥有些势⼒。

「我怎么⽣了你这个⽩眼狼！」

⻅我作势要关⻔送客，李⽗急了，⼤吼了⼀声，周围的邻居听

⻅也纷纷伸出好奇的⽬光。

张彩环⻅邻居们纷纷出来，⼀下跪在了地上，抱着我的腿哭

诉：

「我是你的亲妈啊，你不能不养我啊！化验单⼦上清清楚楚

的，我是你⽣⾝⺟亲啊！」

「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是我⽗⺟从孤⼉院领养的，领

养⼿续⽩纸⿊字写的清清楚楚！」

「那不是，不⼩⼼把你弄丢了嘛。」

张彩环有些结巴，她知道我⼀直都不信她这套所谓的「不⼩

⼼」说辞，抛弃就是抛弃，只是我⼀直不愿意跟她吵，也不愿

意跟他们⼀家⼈吵。

你说东，他们说西，吵不明⽩的。

上次送张彩环回去也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打什么主意，担⼼以后

再暗中害我，岂不是没有防备，不如⼀次将他们的计划暴露出

来，以绝后患。



「呵，头胎姑娘为什么叫招娣，还不是为了下⾯能⽣个⼉⼦，

⽣了我，⻅是个⼥孩，就扔了重新⽣，好在李海是个男的，不

然，你们还得不⼩⼼再弄丢⼀个孩⼦呢。」

张彩环⻅我说中了，眼神有些飘忽不定，「后来你们找到我，

就是看我⽗⺟双亡，给我留下了⼀套房⼦，觉得我可以补贴⼀

下你们宝⻉⼉⼦不是吗？」

「可，可毕竟我们才是⼀家⼈啊……」张彩环有些着急地打断了

我，企图⽤亲情绑架。

「你们可以⾛了，如果再来骚扰我，我会以胁从犯罪把你们送

进去，当时张强说的那些话我都录下来了。」

张彩环⼀听要坐牢，⽴⻢慌了，说道：「不⾏，不⾏，⼥⼉怎

么可以状告⺟亲呢，不合常理，天理不容的。」

没等张彩环说完，我就将⻔狠狠的关上，我知道张彩环站在⻔

⼝没⾛，但半天也没敢再敲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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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天，王笑看热闹不怕事⼉⼤的跑到⾯前，神秘兮兮地问道：

「你知道那天李招娣为什么突然发疯吗？」

我对李家的事情并不上⼼，敷衍的说：「不知道。」

王笑也不管我有没有在听，⾃顾⾃的说道：「李招娣当年嫁的

⽼公，就是⽤的那套对付你的招数。」



「什么？」

看我眼睛⼀亮，王笑突然觉得这⼏天常跑公安局也是挺值的。

当年李招娣跟邻村的⼀个⼩伙⼦情投意合，⻢上就到了谈婚论

嫁的年级了，但是李柱死活不同意，原因⽆他，就是嫌弃⼩伙

⼦太穷。

在⽗⺟的强逼之下，李招娣相了⼀次⼜⼀次的亲。

夫妇俩看上⼀个暴发⼾，虽然离过婚，但没有孩⼦，家⾥有

钱，以后肯定能帮衬着这个⼀贫如洗的家庭。

奈何李招娣性⼦倔，死活不同意，于是夫妇俩就想了⼀个损

招，他们将暴发⼾请到了家⾥，然后⼀个劲⼉的给李招弟灌

酒，招弟也没想那么多，就喝了。

谁知第⼆天，床的旁边还睡了⼀个肥头⼤⽿的男⼈。

李招娣的清⽩就这么没了，张彩环推⻔进去，不为⼥⼉争取正

义，也不为⼥⼉清⽩着想低调处理，只是哭天喊地的让那男⼈

负责。

⼩⼩的村庄很是封建，做出如此伤⻛败俗的事情，招娣也只能

嫁给他。

婚后的⽣活不尽如⼈意，男⼈趁她怀孕的时候偷腥，没⼏天⼩

三就叫上⻔来，打了⼏次，最后还是和男⼈离婚了，独⾃⼀⼈

在村⾥抚养着孩⼦。



李招娣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那天晚上⾃⼰会莫名其妙的跟⼀个

男⼈同床，⼜为什么那天晚上爸妈出去打牌了。

她⼀直以为是⾃⼰铸成的⼤错，直到张强的事情发⽣，⼀样的

套路，⼀样的情形。

李招娣看着只穿了⼀条破裤衩绑在椅⼦上的张强，突然想到了

那天睡在⾃⼰⾝边的恶⼼男⼈。

⼜想起当初结婚时，男⼈给她家双倍的彩礼，还想起离婚时，

男⼈说她本来就是买来给⾃⼰⽣孩⼦的，没⽣出⼉⼦就净⾝出

⼾。

才知道原来⾃⼰⼀直被⽗⺟欺骗了！

我听了这个⼋卦以后，我不得不庆幸当时⾃⼰被他们抛弃，简

直是我的福报。

休息结束以后，我恢复了两点⼀线的上班⽣活。

哦，有所不同的就是⾃⼰⾝后好像多了⼀个⼩尾巴，王笑整天

跟在⾃⼰屁股后⾯这⼉巧那⼉巧的，说要保护⾃⼰，别再被那

群豺狼虎豹盯上。

后来有⼀次得知，乔娜怀孕了。

张强的案⼦因为证据不⾜，没有牵扯到李⽒夫妇，但是他们家

的⻔⼝时时被⼈泼了鸡⾎。



⽼两⼝名声已经臭了，⾃然是在村⼦⾥呆不下去了，⼥⼉⼜下

落不明，他们只好投靠在城⾥的⼉⼦李海。

乔娜怀了⾝孕，结婚的⾸要条件就是要房，本来以为我的那套

房⼦是囊中之物了，却偏巧房⼦没着落，然后跟李海的出租房

⾥还⼜多了两个⼈。

乔娜和李海吵了⼏次，最后发现对未来⼀⽚迷茫，于是决定分

⼿独⾃⼀⼈去打胎。

经历了这⼀番变故，李招娣与这对⽣⾝⽗⺟形同陌路，⼉⼦也

将分⼿的原因归咎于他们，张强的还会上⻔时不时威胁他们，

张彩环和李柱简直过得似得不到善终。

如今这些只是我饭后茶余的笑谈，他们终究不过是⼀群恶有恶

报的陌⽣⼈⽽已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
